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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女士是上海一位退休女

教师，由于缺少投资经验，6年
炒股，亏了不少钱。2005年5
月，一个叫江伟的分析师在电
视上推荐股票的节目，让她眼
睛一亮。这人太神了，无论推荐
哪只股票，当天都往上涨！他还
承诺，如果普通投资者想得到

大牛股，或想知道手中持有的
股票有无投资价值，只要拨打
电视屏幕下方显示的咨询电话
（0591－87836!!!）他就
亲自解答。

郑女士拨通“咨询热线”
后，一位自称叫陈晓菊的女性

告诉郑女士，江伟是深圳前沿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分析师，
并称这家公司的调研实力很
强，只要按他们的电话指导买
卖股票，一年赚5－10倍是很
正常的事。但前提是先交 3.8
万元会费，成为他们的会员。郑

女士听了怦然心动，很快，她咬

咬牙就把钱寄到了对方指定的
一个账户上。随后，江伟让郑女

士去买3万股长源电力，保证
她大赚。当时，这只股票的股价
是2.87元左右。郑女士买进3
万股之后，果然涨了，但这点儿
涨幅刚刚只够交印花税和交易
费，她想等等再说，没想到这只

股票从此就一路下跌了20％。
不得已她只好割肉斩仓，这一
笔亏损了1万多元。

郑女士拨通了前沿公司的
电话想问个究竟。对方这次却
推荐她第二天去买5万股西藏
发展。第二天，郑女士以4.51

元的价格买进了西藏发展，但
她还是心有疑虑，这次只买进
了1万股。可是这只股涨了一
点又开始跌，一路跌到3.7元，
最后郑女士是4元零几分割掉
的。然后郑女士又打电话给前
沿公司，这次专家又推荐了另

一只股票：成商集团，但结果第
二天该股又是一路下跌。

郑女士给这家前沿公司的
投诉部写信，要求退还38000
元的会费。而前沿公司一位自
称是投诉部主任的阮先生，也
很快给郑女士打来电话，对她

的投诉进行回复。他让郑女士
放心，说以后一定会为她挽回
损失的。但这位阮先生帮郑女
士挽回损失的方式，并不是退
还38000元的会费，而是劝她
继续投资股市，这位投诉部主
任，甚至亲自向郑女士推荐起

股票来。他让她去买领先科技，
说它的目标位是9元。

郑女士以每股7.8元买了
两千股，接下来却是一路跌到

6元多。郑女士气愤不过，遂向
媒体反映自己被骗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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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马先

生，10年前从单位下岗后先是
当出租车司机，后来挣了点钱
又和妻子开了一家服装店。今
年年初到证券公司开了个账
户，开始投资股票。经朋友指
点，马先生小赚了几笔，于是他
把服装店的生意交给妻子打

理，自己开始专业炒股。他先是
买来一些证券投资方面的书籍
看，不过太难懂，还是看电视上
的股评比较直观。尤其是沿海
某市一家电视台的股评栏目，
很吸引人。敬佩之余，马先生开
始拨打对方的咨询热线。同国

内众多投资咨询公司一样，他
们说必须先交钱入了会，才能
告诉马先生何时买何种股票，
否则免谈。正在马先生准备将
钱寄给对方时，朋友坚决制止
了他。

今年4月11日上午，马先

生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
方称自己是福州某投资咨询公
司，问他对购买即将在海外上
市的福州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原
始股是否感兴趣？对方还说，他
和这家公司的高管是亲戚，他
用每股1元的价格就能买到内

部职工股。条件是收取10％的
手续费，而且在数量上有严格
限制，一人最多只能申购到20
万股。

对方不仅告诉了马先生那
家目标公司的名称及办公地

点，就连自己在那家公司当老
总的亲戚的名字也告诉了他。

马先生通过114查号台打电话
一查，福州果然有这家公司，连
老总的名字都是真的。更绝的
是，对方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
信任，还用特快专递寄来了自
己供职的这家投资咨询公司的
注册登记复印件，及盖有公司

大红印章的《投资合同书》。见
手续如此齐全，马先生深信不
疑，在没有同任何人商量的情
况下，就将20万元血汗钱打入
了对方的账户。结果这人马上
就“消失”了，拨打他的手机也
成了空号。

4月20日，马先生急忙赶
到福州，一连找了3天，发现五
四路上根本没有!!投资咨询

公司。他又赶到那家高科技公
司，那位姓孙的负责人说，公司
在海外上市纯属子虚乌有，他
更没有在什么投资咨询机构工
作的亲戚！马先生随后向当地
警方报了案。据悉，目前此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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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入“投资大师”的

会，也没买骗子公司的原始股，
甚至没有往对方账户里打入一
分钱，家住郑州市陇海路的张
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是
被骗走了大把的钞票。对方手
段之高明，简直闻所未闻！

今年4月15日，张先生接

到一个区号为“0591”的电话，
他一看这个号很陌生，马上就
挂掉了。没想到时间不长又接

到一个号码为 13599062!!

!的手机号，一个自称小杨的

女性，说自己是福州一家投资
咨询公司的职员，现在他们公
司正在组织一次“帮困”活动。
核心内容是，免费为股民提供
“翻倍牛股”，前提是投资者必
须根据他们的指令准时买进股
票，不让卖出时不能卖出。作为

回报，股民获得丰厚收益后，拿
出20％的利润送给他们。

做房地产生意的张先生是
位新股民，不太懂技术分析，正
愁没高手指导自己操作呢，没
想到能遇上这等好事。对方让
他先准备好资金，说第二天再

通知买什么股票。16日下午，
小杨果然打来电话，让张先生
马上以 5.48元的价格全仓买
进代码为 600333的长春燃
气。张先生根据她的指令迅速
买进10万股，没想到这只股票
收盘时就下调2％。第二天又
跌下去近3％。回想起5.48元
是这只股票当天的最高点，而
且在这个价位上挂着上百万股
的卖单，张先生顿时起了疑心。
他赶忙打电话问小杨，对方却
说：“回调一点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知道这家公司属绝对机密

的内部消息。不久，它就有一个
爆炸性的大题材要对外宣布，
股价必将大幅飙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只
股票接下来不仅没有像火箭般
飙升，在两天之内又跌去
10％！这时杨小姐又打来电话，
通知张先生沉住气，千万不要
将股票卖掉。到4月24日，这
只股票的股价是4.74元，加上

交易费、印花税等，张先生卖出
后已亏损 16％，损失 8万多
元。他愤怒地质问杨小姐为什
么这样骗自己，没想到对方一
听是他，再也不接电话。

更让张先生恼火的是，刚
刚损失8万元钱，4月25日晚
上他又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13474022!!!，一位男子自

称是西安某投资公司的职员，
向他推荐购买“原始股”的事。
张先生马上回答：我不感兴趣！
没想到对方马上又打进来纠
缠，张先生质问对方从哪里弄
到自己的手机号码的？对方说
你不是向福建一家证券咨询

公司询问过股票的事吗，我们
就是从那里花大价钱搞到的。
“你们这些骗子脸皮实在太厚
了，以后不许你再打电话骚扰
我！”没想到，骗子听了张先生
的训斥却“理直气壮”地说：
骗你又咋了，我告诉你，从今

天开始你每天想不受骚扰都
不可能。因为我会把你的个人
信息卖给别人，别人骗不了
你，又会把这个号码卖给新的
下家。以此类推，循环往复。别
说你，全国股民中凡是打过咨
询热线的，都得被我的同行们

反复“轮番轰炸”！
果然，此后张先生几乎每

天都会接到十几个从西安打来
的骚扰电话，他说更可怕的是：
“如果忘了关机，有时深更半
夜那些骗子也会找你‘谈投资
股票的事’，让人伤透了脑筋！

真希望西安警察抓这些有恃无
恐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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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11月的一个下

午，金黄色的阳光泼洒在一位
英姿焕发的年轻军人魁梧挺拔
的身躯上，他国字脸，浓黑如漆
的卧蚕眉，给人一种不怒自威
的感觉。打完了靶场上的最后
一颗子弹，靳三旺倒过枪身，轻
轻吹去枪管里飘出来的青烟，

静候靶台方向传来的报靶声。
这时，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
到他身边，轻声报告说：公安部
电话。

在电话中，公安部人员简
洁地向靳三旺传达了首长的命
令：即刻前往公安部报到。军令

如山。靳三旺不敢怠慢，急忙坐
上吉普车，风驰电掣地直驶公
安部。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

卿与八局局长岳欣，此刻正端
坐在部长办公室等候靳三旺
的到来。来不及寒暄，罗瑞卿
便对眼前的年轻人来了个开
门见山：“小靳同志，经过组织
上研究，决定派你去完成一项
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

能完成好。过去我们也派过一
些人，但都没有完成任务，这
次就靠你了。”

回答的声音是洪亮的。
“哈哈哈……”罗瑞卿一

边笑着，一边站起身，隔着办公
桌握住靳三旺的手，说：“服从

命令听指挥，这才像我的兵嘛！
去吧，小靳同志，这也是组织上
对你的一次考验，希望你珍视
它。”

此时的靳三旺其实心里一
直在打鼓，尤其是罗部长的那
句“过去也派过一些人”，更使

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岳
欣局长把他送到吉普车前准备
上车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低声
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长，我就
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些人为什么都完不成任务
呢？原因在哪里？”

岳欣见靳三旺这么机灵，

便不假思索地低声回答道：
“那两个家伙没完成任务的原
因其实也简单：一个与厨师打
了架，居然把人家的胳膊用刀
子划伤了；另一个更是荒唐，
居然连自己的手枪也没保管
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吓坏

才怪呢！”
尽管岳局长没再往下说，

但靳三旺已从他的简短回答中
大致知道了什么事：自己将被
组织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
身边担任保卫工作，原先曾在
那位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的两

个人，因缺乏严明的组织纪律
性而失败，被撤换了。

这一夜，靳三旺辗转反侧，
那个中央大首长究竟是谁，始

终缠绕着他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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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岳欣

调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与焦
万友一起，把靳三旺接出了中
央警卫师政保大队，送到了北
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前。趁
哨兵验证开门的时候，靳三旺
抬头看了一下门牌：方巾巷15
号。进入院子，已有一位被岳欣

称做“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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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的年轻女子笑吟吟地迎上
来。显然，岳欣与卢秘书很熟，
一番握手寒暄后，她便把岳欣
与靳三旺领进了正对院门的一
个会客厅里。

会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坐
着一位端庄典雅、面目慈善的
中年妇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
笑，向着来人微微点头示意。猛
然间，靳三旺觉得这位女士很
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
又想不起来是谁。正在他绞尽

脑汁回忆时，岳欣很有礼貌地
向她介绍道：“宋副主席，他就
是新来的靳三旺同志，经过组
织上的考察，决定从现在起派
他到您这里来工作。”

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宋

庆龄呀！不等岳欣把话说完，靳
三旺便恍然大悟了。 怀着无

比复杂的心情，靳三旺上前毕
恭毕敬地向宋庆龄行了一个军
礼：“宋副主席，您好。”
“好，好。”宋庆龄目不转

睛地打量着面前的俊小伙，不
顾岳欣的示意，宋庆龄两手一
撑扶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同

时向靳三旺伸出了手，说：“欢
迎你来帮助我工作。听说你在
部队里表现不错，打仗勇敢，又
立过战功，你来帮助我工作我
非常高兴。”

目送岳欣他们离开方巾巷，
宋庆龄就适时地让服务员钟兴

宝领着靳三旺四处走走，先熟悉
一下他将要生活、工作的地方。
靳三旺在钟兴宝的带领下参观
了宋庆龄居住的环境。

小楼的楼上是宋庆龄及
1952年 3月就到她身边工作
的钟兴宝阿姨居住的房间，正

中分别是会客室、小餐厅与书
房。小餐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桌
椅与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冰
箱，会客室里摆着一台不知牌
子的外国钢琴，钢琴上方还亮
着一盏红色的小电灯。

当天晚饭桌上就宋庆龄、

钟兴宝、卢季卿与靳三旺四人。
餐桌上仅四菜一汤：烧鱼、豆
腐、青菜、春笋与榨菜肉丝汤，
主食是米饭。靳三旺没想到堂
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
此简单、清淡。坐在宋庆龄对
面，靳三旺觉得很不习惯，总感

到宋庆龄的目光好像在看自
己，这使他吃得更加拘谨了。他
举手低头都不自在，也不敢快
吃。刚吃完一小碗饭，靳三旺就
推说吃饱了，搁下碗筷就要起
身离开。
“不行不行，像你这样的

年轻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饱，
只有吃饱了，才能干工作嘛！还
得吃，还得吃。”说话的是宋庆
龄。说完，宋庆龄笑着站起身，
亲自为靳三旺盛了满满一碗
饭，端到他的面前。靳三旺只好
又坐下来继续吃。眼看着靳三

旺三下两下吃完第二碗，宋庆
龄又站起身拿过了他的饭碗，

一边盛饭一边笑着说：“以后
呀，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饭，
你就不要客气了，千万可不敢
顾了面皮饿了肚皮呀！”说着，
满满一碗饭又放到了靳三旺的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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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元旦刚过，宋庆龄

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楼梯上
滑了一跤，不但扭伤了左半身，
还摔裂了一根骨头。医生给她
做全面检查时，还发现宋庆龄原
本就高的血压更高了。宋庆龄
浑身都上了绷带，靠拄拐杖才能
在室内走动。这一跤，使宋庆龄

整整半年没能出门。为排遣寂
寞，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和靳三
旺等一班警卫员在楼上宽敞的
过道里玩上一阵康乐球，或是在
书房里下一通跳棋、五子棋。让
宋庆龄感到既惊又喜的是，靳三
旺不但棋艺长进惊人，而且康乐

球打得又准又猛。
“我打！”“看我的！”

“进！”每轮到靳三旺挥杆时，
他总要气沉丹田低吼上那么一
嗓子，两只大眼瞪得溜圆，好像
他面对的不是几颗木质的棋
子，而是战场上的敌人。如果棋

子被他打入洞，他就兴奋得像
个孩子似的“哇”的大喊一声，
常常震得一边的宋庆龄哭笑不
得，连忙偏过脑袋急用双手捂
耳朵。结果，由于忙不迭地腾出
手来护耳朵，手中夹着的康乐
球棒滑下了地，惹得大家一阵

哄笑。靳三旺那陕北汉子的粗
犷奔放，给一向静谧安宁的宋
庆龄家中带来了勃勃生机。

有一次，在靳三旺又一次
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后，宋庆龄
笑指着靳三旺说了句：“大炮！
侬（7）真是一门大炮呀！”
有一次，靳三旺陪宋庆龄

下跳棋，尽管靳三旺吸取了教
训，不再得意忘形地大喊大
叫，但宋庆龄似乎根本没有
忘，当靳三旺像以往那样称她

为“副主席”时，她忽然想起
了什么似的停下手，认真地望

着靳三旺说道：“不要这样称
呼，侬当卫士长，我当副主席，
只是分工的不同啊，我们都是
同志，还是相互称同志的好。
大炮侬讲是吗？”

宋庆龄望着面前这个英气
勃勃的娃娃兵，动情地打开了

回忆的闸门：“侬勿要为我叫
侬‘大炮’而不高兴。侬勿晓
得，这个外号，一般人还没资格
得到呢。侬晓得，当年，有些民
主革命的保守派和改良派，也
曾讥称孙中山‘孙大炮’的。但
我却认为这个‘孙大炮’的外

号起得好，因为一个革命者，一
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
人，总应该是不知疲倦的，总应
该是把未来看做是光明的。而
为伊（89:;）起这个外号，
恰恰说明了伊拉（<=）自家
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

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
情。大炮，侬相信？”靳三旺望
着宋庆龄双眸中似乎滚动着的
泪花，不清楚宋庆龄为什么提
到“大炮”两字会这样激动。
“侬不相信，可以去看一篇我
写的回忆文章，就是写到伊最

亲密的两位同志陆皓东、朱贵
全遇难的那一篇。”宋庆龄最
后补充道。

这一刻，望着面前这位慈
祥善良的老人，靳三旺忽然觉
得她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可亲
可敬，他不由暗自下定了决心：

无论何时何地，不管遇到什么
样的危险，我都要誓死保卫她、
忠于她，惟有这样，才能不辜负
她对我的信任。

从此，在担任宋庆龄卫士
长期间靳三旺就有了一个与众
不同的外号———“大炮”。不

过，这个外号只有宋庆龄一个
人可以用，因为这是她对手下
的昵称。直到1969年，宋庆龄
在亲笔写给靳三旺的书信中，
还直呼“大炮同志”，可见靳三
旺在宋庆龄心目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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